
清明遐思
· 冯 燮 ·

“ 清 明 时节 雨纷纷 ，路上行
人欲 断魂。”是啊 ，万物 生 长 之
时 ，皆 清 洁 而 明 净 ，故 谓 之 清
明 。阳 春 时 节 ，气清景 明 。悄
然 间 ，伴 着 这 熟 悉 的 诗 句 ，清
明 节又姗姗而至 了 。

从 懂 事 那 天起 ，我 就 常 被
清明 祭祖情愫所缠绕 。祖墓在
村南 约 一 里地 的 一 个 山 坡 上 ，
四 周 是一望无垠 的麦 田 和郁郁
葱葱 的 洋槐树 。每 到 清 明 ，满
山 遍野盛开 着 的 洋槐花 ，是大
地 母 亲 馈赠 的极佳礼 品 ，让 祖

祖祖辈 辈生活在 这里
的 人 们 感 恩 不 尽 ，可
赏 、可 食 。大 家 一 起
清 除 杂 草 ，用 新 土 壅
堆 坟 茔 。烧 完 纸 钱 ，
在 坟 前 摆 上 水 果 、菜
肴 、酒水等祭 品 ，给祖
坟行跪拜礼 。这时 ，最
虔诚的是我的父亲 ，他
每 一 次磕头都要触到
地 面 ，而 且 磕 的 时 间
最 长 ，一 边磕头 一 边 祈 祷 着 ：
国 泰 民 安 、给子 孙 后 代 带来好

运 ……就 在 我 10岁 那 年 的 深
冬 ，父 亲就溘然 长逝 了 。回 想

起 来 我 不 免 叹 息 ，人
的 生 命 ，有 时 好 像 一
滴 水 ，很 快 就 没 了 踪
影 ，这 些 为 祖 坟 祭 祀
的 人 ，转 眼 工 夫 就 成
了 被 祭 祀 的 人 了 ，漫
漫 岁 月 最 终 留 下 的 只
有 亲人的眷念 。

我常想 ，人们无论
以 何 种 方 式 祭 祀 ，重
要 的 是 ，让活 着 的 人 ，

从 中 得到 启 迪 。法 国 思想家帕
斯 卡 尔 说 过 ：“人 是 一 支 有 思

想 的 芦 苇。”人 的 高 贵 之 处 在
于 有 灵魂 生 活 ，比 宇 宙 间 任何
东 西 都 伟 大 。知 识 、思 想 、理
性 、情感的不 同又成为人类的贵
贱之分。然而 ，爱是人生永恒的
主题 ，我们如果像太 阳 一 样 ，把
更 多 的 爱 献 给 自 然 ，献 给 岁
月 ，献 给 身 边 需 要 关 爱 的 人 ，
人 生 将变得 更加 丰满 ，更加 绚
丽 ，更 加 璀 璨 。有 的 人 活 着 ，
没 有 灵 魂 ；有 的 人 死 了 ，灵 魂
却 永 生 ，看 看那坟 茔 上 的 纸 钱
和 白 花 ，就懂得 了 一切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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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末 ，有 朋 友到 家里 来
探望 ，无意 中 看 到我们 的床
面 上 铺 着 一 条 双 人 宽 的 粗
布 方 格 花 单 子 。朋 友 笑 着
说 ：“都啥年代 了 ，还用 这早
已淘汰 的 粗布单子 。土 气 ，
太土气 了 ，是该交给博物馆
收藏 了。”

没 等我解释 ，妻 笑笑还
了 口 ：“土 气 ？你 想 要 还 找
不 到 呢 ！它 是 纯 棉 手 工 做
的 ，结 实 ，耐 用 ，暖 和 ，又 没
有静 电 反应 ，我们几十年用
惯 了 ，成 了 传 家 宝 呢 ！”

提起 这粗布 单子 ，还 有
我 的 几 双 穿 过 和 未 穿 过 的
布 鞋 ，往 事 像 电 影 似 的 ，滚
动 回 映在我的眼前……

我 的 老 家 在 省 城 西 八
十 公 里 外 的 西 安 市 属 周 至
县 ，终 南 山 下 黑 河 之 畔 的
马 召 镇 东 堡 村 ，就 是 我 生
长 的 地 方 。解 放 前 后 ，这
里 只 有 30多 户 贫 困 农 家 ，
因 为 地 少 人 多 ，生 活 艰
难 ，我 的 父 亲几乎天天上 山 打柴 卖 ，母 亲 一
年 四 季忙着 纺线织布 ，靠 她 卖 出 的 土布和花
单子 ，和 父 亲 一起维持生活 ，供我上学 。母
亲 的 纺 织手 艺 是 她 跟外 婆学 的 。她 出 嫁 时 ，
外 婆 将 一 架 纺 车 和 枣 木 做 的 织 布 机 陪 嫁 给
她 ，还 陪嫁她样 品——几条方格大小 、颜 色
不 同 的粗布单子 。记得我年 幼 时 ，每天前半
夜和下雨天 ，在 昏 黄 的 油灯下 ，我躺在 母亲
的怀抱里 ，看 着她 一 手摇着纺车 ，一 手拉扯
出 一 条 白 绵 线 ，一 遍又 一 遍 。纺 线 很 辛 苦 ，
大半年才能纺完几斤棉花 ，多 累 啊 ！到 了 农
闲 时 间 ，她又开始拐线 ，把缠在穗子上 的 线
拉扯 出 ，拐缠在 小竹棍做成 的 一 尺长的叉形
拐 把 上 。等 线 拐 完 了 ，再 取 下 来 浆 、洗 、
晒 、拉 ，再卷轴上机 ，分 出 经 、纬 ，就能左
右挥臂 、穿梭如鱼地织布 了 。谁知这 才是一
般织 白 布 的程序 ，要 是织方格单子 ，还要事
先煮染好黑 、红 、黄 、绿 、蓝等不 同 颜色 的
纺线 ，再编排 出 经 、纬线和各 色梭子线 ，其
手工程序还要复杂呢 。

我 从 小 穿 着 母 亲 做 的 粗 布 鞋 ，粗 布 裤
褂 ，常年 习 惯 了 ，觉得很舒适。1958年进城
不 久 ，开 始 羡慕城 里 人 穿 的 球鞋和 中 山 服 ，
到 毕业工作后就很 少 再 穿 土布裤褂 了 ，但 母
亲 给我 的 几 条 粗布 方 格花 单 子 却 舍 不 得 丢 。
平 时铺用 隔冷挡 风 ，下 乡 蹲 点 是我轻便 的行
李 ，炎 夏 纳 凉 的 夜 晚 ，我 将 它 铺 在 地板 上 ，
一半作褥 ，一 半作被 。唐 山 地震 时 ，还用 它
搭起防震棚 ，实用 的很 。

这 粗布 单子给 了 我很 多 温 暖和 爱 ，也给
我 留 下 了 难 忘 的 人 生 回 忆 。六 十 年 代 中 期 ，
我 已 是二十 五 六 岁 的大小伙 了 ，父 母不断催
我快找个对象 ，不久有 人介绍 西 安东关 一 家
百货 商 店 的 女售货 员 ，见 了 两 次 ，都是 晚上
在 电影 院会面 的 。那姑娘家是南 方人 ，不 只
身材苗条 ，长相好 ，穿着也颇为讲究 ，我 当
时 心 里 很 满 意 。她 知 道 我 在 省 卫 生 厅工 作 ，
年轻肯干 ，又是 出 身 贫下 中 农 ，就露 出 欣喜
的神 色 。可第 三次见面 ，她要 求去我住处看
看 。那是个星 期天的 上午 ，介绍人 陪她兴冲
冲地来到许士庙街八号我们单位宿舍 ，当 看
到那 间 平房里三张床位 ，唯我 的 床上铺着粗
布单子 ，被褥里子也 是粗布做的 ，又发现我
穿 的 是粗布手工鞋 ，上身 中 山 服里露 出 的 白
粗布衬衣 时 ，她嘴 一 噘 一脸不高 兴 ，当 下拉
上介绍人就走 了 ，弄得我十分尴尬……

这 件 事 对 我 刺 激 很 大 ，我 发 誓 不 再 找
“ 洋 气 ”女子 ，同 事 也 规劝 我 看 人 不 要 看 表
面 ，嫌贫爱富 、嫌 土爱 “飘 ”的女子 咱 还不
要呢 。可事 有 凑巧 ，很快有人介绍 一 位在我
们卫生系统工作 的 女 同 志 ，她热情大方 、勤
快朴实 ，对我 母 亲 纺织的 土布和花格单子甚
是喜爱 。一次假 日 ，我带她 回 到 周 至县马 召
镇老家看看 ，正赶上 母亲在织单子布 ，她既
新 奇又 高 兴 地 左 看 右 看 、问 长 问 短 ，末 了 ，
她 自 己 套上皮带腰 围 ，叫 老人教她学穿梭织
布……母 亲 悄 悄 对 我说：“这 才 是妈 心 中 的
好媳妇 呢 ！”

光 阴 荏 苒 ，母 亲 过 世 已 整整 十 五 年 了 。
看 到 她 留 下 的 这 些 宝 贵 “遗 产”，想起 她 把
许多 土布和方格单子捐给村里 的 公益事业和
几 家 五 保 户 时 ，我 就 深 切 怀 念 她 一 生 的 操
劳 ，她 的 温厚善 良 ，她的蕴含着 中 华 民族传
统文化 的 劳动创 造精神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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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愚人 节 ，我 还 是
一 个 为 高 考 忙 得 不 可 开
交 的 高 三 学 生 。她 是 我
的 同 桌 ，跟 我 一 样 忙 ，可
是她活泼 ，而 且 很漂亮 。

那 是愚人 节 ，我 本想
好好地愚弄她一下 ，可是
早在 两天前她就警告我 ，
并 且 还说那样太浪漫 了 ，
她受不 了 。

而 我 呢 ？当 然 不 会
就此罢休 ，我于是送 了 她
一样东 西 ，然后让她 上我

的 当 。我特意到街上买 了 两朵玫瑰 ，一红
一黄 ，红代表爱情 ，黄代表友谊 。

那是 一 个典型 的浪漫 的天气 ，下着蒙
蒙 的 细 雨 ，我 把 两 朵 玫 瑰花藏 在 身 后 ，就
在雨 中 我要她选择 ，我知道如果她选择 了
红 色 ，那 说 明 我 愚弄 了 她 ，因 为 我们 之 间
本无爱情 。

而 当 她终于很聪明 地把两朵玫瑰都据
为 己 有 的 时候 ，我知道我失败 了 ！可 不知
怎 的就在那 一刻 我好象失去 了 什 么 ，就在
那蒙蒙 的 雨 中 我呆立 了 很久 ，而她早 已兴
高采 烈 地带 着 战 利 品 飞 走 了 ，没 有 伞 ，我
的衣服被淋湿 了……

“ 嗨 ，我说 ，想什么呢？”不知何时她已经
站在了我的身后 ，手中握着那两朵玫瑰 。

“ 你怎 么想到 了 送我这样 的礼物呢？”
“ 我 不 知道。”我耸耸 肩 ，“我 只想骗骗

你而 已。”
可是 忽然 ，我 感 到我说这句 话 的 时候

很 是勉 强 ，刹 那 间 有 一 股 莫 名 的 冲 动 ，我
真想转过 身 来掠掠她那遮住 眼 睛 的 黑发 ：
“ 这不是真 的。”我心里想 。

“ 你 ，你怎么又 回 来 了？”
“ 因 为 你 对 我 这 么 好 ，可 是 你 又 在 这

里淋雨 ，所 以就 回来 了。”
“ 你 ，你还是先走吧 ，我喜欢这种感觉！”
“ 噢 ，是不是想她 了？”
嗨 ，怎 么 会 呢 ？其实她也 不知 道我 心

中 的她是谁 ，也许 ，就根本不存在 ！
“ 那 好 ，大不 了 我 不 打 伞 ，陪你 走 走 ，

就冲你这两朵玫瑰花 ！”
“ 哦 ，好吧。”
就这 样 我们沿着 河堤走 了 很久 ，也说

了 很 多 ，我 记 得那天我 们 很 高 兴 ，看 着 她
被雨淋 的样子 ，我觉得她很可爱 ！

以 后 的 日 子 里 似 乎 和 以 前 没 什 么 两
样 ，我们 照 样 有 说 有 笑 ，只 是 比 以 前 学 习
更紧 张 了 ，可 每 当 她 坐 在 我 身 边 的 时候 ，
我学 习起来就干劲十足 ，而 当 她偶尔 有 一
天没来上课或者 迟 到 了 我都会无精打采 ，
而上课也总是走神 ，而 后 以我是 团 支部书
记的头衔 ，给她打个 电话 问候一下 。

高考结束 了 ，我考上 了 现在的大学 ，而
她也如愿以偿地考上 了 她 向 往 以久 的那所
政法大学 ，现在 ，每 当 想起她还 时时有莫名
的冲动 ，但是我感到庆幸 ，幸亏 当 时她耍 了
一个小聪明 ，要了我两朵玫瑰花 。

现在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……

心事
· 李滨先 ·

天天晚上 ，我都是瞌睡得 睡 不着 。
心里琢磨 ：瞎 了 ！那是一种病 ，叫 “睡
不 着”，村 里 的 赤 脚 医 生 狗 子 说 是 失
眠。我爷就是得这种病死的 ，而且 ，死
的时候才 59岁 。所以 ，一到晚上 ，就越
发辗转反侧 、想来想去 、翻来覆去地睡
不着 ，既想事又想病 。

母 亲 说 ：“娃 太 可 怜 了 。”老 婆
说：“心 思太重 了。”妹子说：“哥太
苦 了。”……直到过 了 些 日 子 ，真有死
去的感觉时 ，自 己 已被 自 己吓死了 。送
到 医 院教授给放 了 个支架 ，把命救 了 ，
可睡不着的病还是没根治 。

父 亲 说 ：“你 这 样 下 去 ，是 活 不 成
了。”小舅 子说 ：“这活法不行 ，得想个阔
眼。”兄弟调侃说 ：“哥 ，你晚上把嫂子抱
紧 ，就好 了。”……村上有个先生能掐会
算 ，他早就告诉我：“你得把村支书给辞
了 ，不想那么多鸟事 ，你的病就没事咧。”
我不是舍不得这官衔 ，是想把修路欠下
的窟窿补齐了 ，那是咱手上的事么 。

过了 些时 日 ，村里来 了 个文绉绉 的
人 叫 范 民 ，说是县上 的科技县长 、心 理
学 专 家 。心理学 ，我大概知道 ，是研 究
人 的 ，我儿 上大学正学这个呢 ，有啥 阔

气 的 。心 里又寻思着 ：但 这种人还是
比较能 的 ，像 我儿那碎仔儿 ，就是我
的骄傲 。问 题 是科技 县长能带 点啥科
技呢 ？我可是要钱的 。再一想 ，还得用
这个阔眼 。

于是乎 ，让老婆弄 了几个菜 ，请县长
喝几盅 ，看看有啥活路 。范县长可真厉
害 ，一开 口 就击 中 了 我的要害 ：“你睡眠
不好。”“你咋知道的？”“都写在脸上了。”

“ 写在脸上咧？”“眼圈发青 ，没睡醒 、很疲
劳 的样子。”“我就长这样。”“还有 ，情绪
不 好。”他 认 真地 说 ：“睡 不 着 ，原 因 很
多 。但你 的 情况 ，我 了 解一 些 ，不要紧
的 。先说睡不着吧 ，可能 因为 身体有病
引起的 ，有 心 肾不交 、肝血不足 、心脾两
虚 、痰浊 内 扰 、胃 气不和等等 ，属 阳盛 阴
衰 、阴 阳失衡 ，这 些情况肯定影响睡眠 ，

可以找 医生治疗 、调理一下 。但你 目 前
的 问 题不 在 这 里 ，是操 心 太 多 ，事没放
下。”我心里想 ：这人还是有两下子的 ，能
把我这革命30年的老油条给煮得有点感
觉。“你说对了 ，我心里有事 。把事撂下 ，
就对 了。”“我今天就是要给你治这病来
的。”说到这里 ，我才发现 ，这范县长一直
笑眯眯的眼睛还是挺大的 。

“ 事不大 ，不要怕 。你想办法修路 ，
大家都记着你的好呢 ，欠下的 30万元 ，镇
上县上一直在给你想办法呢。”我心里热
乎起来了。“这 30万 ，我负责给你弄到 ，你
就放心吧。”我激动得差点没回过气来 。

范县长临走 时 ，我让老婆装 了 点茶
叶和香菇 ，他痛快地接受了 ，我心里觉得
有 阔眼了 。

没过 多 久 ，镇长专程来说：“范县长
给你弄 了 50万 ，30万还账 ，20万解决村
民饮水问题 ，钱已经到账了。”我是“谢天
又谢地 ”地呼了 出来 。

可又麻烦了 ，到 了 晚上 ，睡不着又来
了 。老是想夹皮沟沟的水路咋个走法 ，
沉淀池放在哪里最合适 、咋个弄法 ，水路
主干道从哪儿走最省最有利……

天呀 ，没完没了 ，睡不着了……

冀园风光　尹永恩　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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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听到了花开的声音不安 的

萌动撑破了
饱胀 的芬 芳

牛羊悠闲的啃草声
是把有力的剪 刀
除 了一簇簇绿草
还要剪去嫩嫩的草香

溪流哼着小调 来了

这晶莹的透明
甚 至来不 及
和我们道别
是的，她赶路太过匆忙

我听到了鸟儿唱歌的声音
为了完成某种使命

她毫不吝惜自己的嗓音

春天

我还听到犁铧翻土的声 音
那是无声的音韵
那是无韵的律 动
播进了种 子
希 望再不会渺茫……

孤儿·战士·作家
· 贺抒玉 ·

他是作 家 李 若 冰 ，她是作 家 贺
抒 玉 ，两 人 名 字 相 连 便是 “冰 清 玉
洁 ”之 意 。半 个世 纪 前 ，李 若 冰 的
《 柴达木手 记》写 尽 西 部 之 美 ，成 为
中 国 “石 油 文 学 ”奠 基之作 。今 日
是李 若冰逝世八周 年 ，85岁 的 妻子
贺 抒 玉撰文纪念 ：

若冰的作品 ，我大致是第一个
读者 。若冰 1953年从北京 中 央文
学研究所 （鲁院 1期 ）结业后 ，选择
了 河西走廊 的酒泉石油地质勘探
队作为 自 己的生活基地 ，并挂职副
大 队长实打实地干 了 起来。1954
年又随石油部领导同志 、地质专家
以及勘探者 一起踏入未开垦的处
女地——柴达木盆地考察 ，到现在
已相隔半个多世纪 了 。今天 ，重读
他的 《柴达木手记》，依然令我心潮
起伏难以平静 。

若冰于 2005年 3月 24日 心脏
骤停离开 了 我们 。重读他 的文章
自 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，我随着
他 的文章又 一次领略 了 柴达木盆
地雄伟神奇的大 自 然风光 ，感受到
石 油勘探者们艰辛创业 的 英雄气
概 ，也看到 了 若冰把 自 己 当作勘探
者的一员 ，跋涉在荒凉的大戈壁大
沙漠中 ，和石油人在 同甘苦共患难
中结下的兄弟情谊 。

《 求是》杂志2005年发表的 《心
系大西北》一文 ，表达了若冰真实的

心境：“我越过长城线 ，走出嘉峪关 ，
和他们一起登昆仑 ，走戈壁 ，入沙漠 ，
一起在雪山上打滚 ，在寒夜里跋涉 ，
在驼背上放歌 ，在沙窝里同眠。既尝
到难以意料的苦味 ，又享受到人生莫
大的快乐 ，生活充满了幻想 、豪迈和

绮丽的色彩。我为能够成为勘探者
中的一员 ，感到由衷的喜悦。”

记得我们 1953年 6月 初新 婚
后 不久就各奔西东 。我在首都北
京中央文学讲习所 （鲁院2期 ）徜徉
在 中 外古今 的 世界文学 名著 中 享

受着艺术的熏陶 ，若冰在大西北艰
苦 的环境 中 体会着 为祖 国 寻找石
油 矿藏 的 快 乐 ，尽 管 相 隔 千 里 之
遥 ，那时通讯设备相 当 落后 ，每礼
拜就靠 一封封书信传递 着彼此 的
信 息 和 思 念 之情 ，我们就很 知足
了 。若冰信 中 从 不提及那里环境
的艰苦 ，只有一次说起他到野外去
时忘了 带毛围 巾 ，几乎冻掉耳朵的
疏忽 ，让我担心不已 。

分别 两年之后 ，我的学业结束
了 ，他从大戈壁匆匆赶到北京来接

我和女儿 回西安 ，第一次抱起 1岁
的女儿 ，他的眼圈都红了 。回到西
安 之 后 ，若 冰开始夜 以 继 日 地 写
作 ，1956年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
文集 《在勘探的道路上》，这 一年 ，
若冰 刚 刚 30岁 。同年他去北京参
加 了 全 国 作协 的 理事扩大会 ，其
间 ，周 总理接见 了 部分作家 ，陕
西是柳青和若冰 。周 总理和若冰
握手时笑着说：“你很年轻呀 ！”
还 问 了 一 下勘探工作和生活 的情
况 ，并对若冰寄予厚望 。

我们在 陕西作协 院 内 住房前
有一棵报春的玉兰树 。那几年 ，仿
佛清香 的 玉兰花 刚 刚绽放 出 洁 白
的花朵 ，若冰就说该起程去柴达木
了 ，往往直到院里又一棵腊梅花傲
放 时他才裹 着 一 身 柴达木的风霜
归来 ，我们已经 习惯 了 这种离多聚
少 的 日 子 。

若冰从踏进 柴达木 的那一 天
开始 ，就爱上 了 柴达木 。虽然这里
人迹罕 至 ，格外荒凉 。可是 ，被遗
忘 了 几个世纪 的柴达木终于在上

世 纪 50年 代 初 被 勘 探 者 们 唤 醒
了 。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潮
中 ，柴达木也沸腾了 。因为这里不
仅有珍贵的石油 ，而 且矿藏资源更
加丰富 。随着地下资源的开发 ，若
冰跟随着勘探者的足迹 ，踏遍了 柴
达木的山 山水水。我想起他常说 自
己一生就是跋涉的命 ，他跑野外已
经跑野了 。国 内的大部分油 田他都
去 过 。但他始终倾 心 于柴达木盆
地 ，写的最多的也是柴达木人 。

上世纪 80年代中期 ，他担任省

委宣传部副部长 ，又兼任省文化文
物 厅 厅 长 ，工 作 担 子 重 ，很 是 繁
忙 。那些 年他把对柴达木人 的思
念深深埋在 心 底 。几年后 省委领
导 同意他的请求回到作协 ，那时他
已是花 甲 之年 ，仍然立即动身起程
去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里木盆地 ，
写 出 了 柴达木盆地的姊妹篇 《塔里
木书 简》。让人难以忘怀的是 ，直
到 76岁高龄 ，他还第七次重返柴达
木。1999年 11月 ，石油部首届 “铁
人文学奖 ”在北京颁奖 ，李季和李
若冰获得了 “贡献奖”，他俩被誉为
石油文学的奠基人 ，西部文学的开
拓 者 。若冰获 奖 后 ，心 里 很 是不
安 ，常常为 自 己 写 的太少 而 自 责 。
他原本计划 写 一部描写 柴达木人
的长篇 ，只 是 年 事 已 高又 患 病 在
身 ，到 78岁 高龄才从省文联主席 岗
位上退下来 。无奈壮志未 酬 身先
去 ，这种难以弥补的遗憾对作家来
说是最痛心的 。

若冰是孤儿 ，他母亲生 了 九个
儿子 ，养活不起 ，卖掉 三个 。排行
第 五 的若冰卖给 了 云 阳 镇杜姓人
家 。谁料养父 母染上 了 疾病双双
病故 。若冰小学尚未毕业 ，12岁 的
他于 1938年 秋追 随 “孩子流 亡 剧
团”（延安抗战剧 团 的化名 ）投奔延
安 ，安排在抗战剧 团学文化学唱歌
跳舞 ，党 的 阳 光 照耀他长大成人 。

延安这座革命熔炉把一个孤儿培
育成坚强 的 战士 。若冰一 直视延
安为母亲 ，痴心读书的若冰 1945年
终于考上 了延安鲁艺 ，进城后从部
队转业到陕西文艺界 ，并获得机会
去北京文研所进修 。一 个怀着文
学梦的青年战士 ，选择了 西部作为
自 己 的 生活基地 ，这是很 自 然的 。
他 一 直 视 西 部 为 自 己 的 精 神 家
园 。他 的选择也是我所理解和赞
赏 的 ，我们 有 着 共 同 的 理想和 志
趣 ，志 同道合使我们成为 同 志 、朋
友 、夫妻 、亲人 。


